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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重阳。
河湟谷地落叶金黄、菊花遍地香。
每年这个时节，都有去登高的念想，而常

常又落空。今年重阳夜前夕，给远在京城求学
的儿子发短信说起这件事，他回复说，自打离
开故乡之后，他有十年时间没有去做这件事
情了，每每回忆起当年和奶奶一起登高的情
景，都是记忆犹新、感慨万分。

在我的家乡，村里很多人都遵循着重阳
夜登高这一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古老习俗，
母亲自然也不例外。记得那时我还在一个小
小的县城里工作，每年重阳夜之时，就会回到
村里，一家人簇拥在热炕上，说说笑笑，看母
亲在炕桌上用一种黄色的草纸，剪出一叠叠
鹿或马形状的纸片，乡亲们都管这种纸片叫
鹿马，是用来在重阳夜登高之时，放在火堆上
燃烧的，以祈祷家人平安吉祥，光阴腾飞
兴旺。

村里人还严格地依照祖训，在山顶上点
起火堆、燃放鹿马的时辰最好是在重阳日的
零点时分。村子南边有一座层峦起伏的大南
山，我们家的祖坟也在那里的一个山峰底下，
我们每年去登高的地方自然也就选择在那
里了。

母亲带着我们都是提前一个多钟头就向
大南山走去，每次都是我挟着一捆晒干了的
油菜籽茎杆、弟弟背着一捆早已用斧子劈开
的木柴，母亲的布包里装满了剪好的鹿马、双
手牵着妹妹和她的孙子，踏着漆黑的夜色，迎
着凛冽的寒风，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深一脚、
浅一脚地向山里走去。在一束手电筒微弱的
光亮中，我们跟着母亲前行，这时的山道上已
有不少的乡亲们从不同的土巷里走出来、又
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去，静悄悄的山野里只有
急匆匆的脚步声响过，又很快被山风吹得很
远很远。

终于到了山顶，大家席地而坐，深秋时分
的山地里凉意袭人，但经过一阵爬山的体力
支出和对登高的圣神期许，我们的心里都是
热呼呼的。火焰很快就点燃了，在山风的吹动
下，火势越来越旺、茎杆爆发出的噼里啪啦的
响声好像点燃了一挂挂鞭炮，火光映红了每
张喜悦的脸膛，也照亮了山地里的夜空。在母
亲的带领下，我们拿着一叠叠鹿马朝着火光
里投去，倾刻间，柴火腾起的光焰把那些个纸
片或化为火烬、或冲向天空被山风吹走，我们
吆喝着、跳跃着、围着火光转圈，母亲在旁边
看着我们手舞足蹈的样子，脸上洋溢着难以
抑制的幸福笑意。

此时，放眼望去，在大南山的许多山峰上
都燃烧起了火光，对面十分遥远的湟水河北
岸的大山上也有火光在星星点点的闪烁着。
就在这样一个夜晚，河湟谷地的乡亲们都像
我母亲一样，在熊熊燃烧的火光中寄托着一
个个美好的心愿。时间如过隙白驹，近十多年
光景，母亲疾病缠身，我调到省城忙于生计，
弟弟做生意东奔西走，儿子去京城读书，我们
一家再也没有机缘在重阳之夜去登临故乡的
那座山峰，去感受那堆冲天的光焰，此事便成
为相聚时常常提起的一件憾事。

如今，慈爱的母亲已离我们远去，辛苦了
一生的她寂静地沉睡在当年曾多少次牵引我
们登高的那座山峰下。而我却时常怀念着当
年的那些场景，泼墨似的夜色，满天的星斗，
冰凉的山风，耀眼的光焰，飞舞的鹿马，喜悦

的叫喊，母亲的笑脸。母亲啊，虽然您老人家
已悄悄地离开您疼爱一生的子孙，去了遥远
的另外一个世界，可当年您为我们点燃的那
一簇簇重阳夜的火焰，是春天里的一缕缕光
瀑，在寒冬里温暖着儿孙们的心灵；是暗夜里
的一举举火把，照亮着儿孙们坎坷前行的旅
程；是您终生操劳而熬红的眼神，在期盼中默
默注视着儿孙走过的路和正在走的路……

一枚顶针

母亲离开我们快四年多时间了，尽管她
老人家在弥留之际，将自己的一些贴身物件
详细地做了个交待。她根据村里的那些和她
亲近的老人和亲戚间与她同辈的女人们的喜
好，把她珍爱的东西做了简单的赠予留言。但
睹物伤情，我们兄妹一直没有去整理那些个
遗物，它们就静静地躺在衣柜里、箱子里，似
乎还在等待母亲一件件地拾起，眼神中荡漾
出爱怜的神情。

今年夏天的一个休息日，我从城里回到
乡下，兄妹几人打算遵循她的留言，把那些镯
子、手机、按摩器、扩音耳机、衣物整理出来赠
予她的生前玩伴们，也算是了却一桩她的心
愿吧。在小妹整理遗物时，一枚指环样的金属
物件从柜子里滑落到地上，与地板砖相撞的
一瞬间，发出一声悦耳的脆响，在地上旋转了
几圈后安静地躺在那里，在午后的阳光下闪
耀着金黄色的光泽。

刚上学的小侄女蕾儿蹦蹦跳跳地跑过
来，捡起那小东西后，拿给她姑姑看，问这个
是什么东西。当我的目光落到她手上时，看清
那是一枚顶针，这东西在如今的农村早已寻
不见踪影。但在我儿时的记忆里，顶针与乡下
女人们终日相伴，那些年母亲瘦弱的手指上
常常戴着一枚顶针。昏黄的油灯下，看着母亲
缝衣纳鞋的身影，那是我此生难以忘怀的温
暖场景啊。

小时候，家境贫困，我们一家大小身上穿
的衣服、脚上穿的布鞋全是由母亲一针一线
缝制而成，粗糙的土布、缝衣针穿透它十分吃
力，全靠母亲戴在右手中指的那枚顶针，将明
晃晃的钢针死死地顶住穿过衣物。尤其是在
纳鞋底时，母亲先是用锥子在鞋底上穿个孔，
然后把系着麻绳的钢针插到缝隙间，再用顶
针把钢针顶过去，最后用力拽过去，有时实在
手劲无力，她就会死死用牙咬着钢针把它拽
过去，这才算是一针。要知道，一副鞋底有时
就这样纳上几百针才能完成。那是一件多么
枯燥无味，而费心劳神的活儿呀。但母亲除了
每日白天繁重的农田劳作之后，夜夜都在重
复着这种缝缝补补的活计。我至今还记得在
那些漫长的冬日里，木格子窗外寒风呼啸、雪
粒打着窗纸噼啪做响，那方土炕温暖如春，一
张木制的炕桌上油灯忽明忽暗地闪烁着一圈
光晕，这一头，我趴在热乎乎的被窝里双手抚
腮，看那油灯结起灯花时，就用一根细长的钢

针把它挑落，那一头，年轻的母亲一边给我和
父亲缝制过年的新衣新鞋、一边给我讲述着
牛郎织女、白蛇青蛇的故事。那些艰难的日子
里，母亲就是用这么一枚普普通通的顶针，给
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乡村人家带来了无尽的
温暖与盼望。

母亲和她同辈的乡村女人一样，从来没
有进过学堂、也不识半个字，但她教育我们兄
妹三人时说过的话、做过的一些极其细微的
事，使我们受益终生。我高中毕业后，一个极
其偶然的机遇就到县城参加了工作。有一次
休息日，我回到乡下与母亲闲喧时，知道了母
亲正为弟弟不用功读书的事烦心不已。

那时候，家里条件已经好多了，衣服、鞋
子都不用母亲一件件、一双双地再辛苦操劳
了。但她每年仍然还是给我们兄妹每人做一
双鞋，来打发乡村寂静的漫漫长夜。那天晚
上，我们围着母亲坐在土炕上看她做针线活。
母亲每次使劲用顶针把钢针顶过鞋底，又习
惯性地把那枚钢针在她已经花白的发丝间捋
了一下后，看着我们说：“这人呐，活一辈子也
不容易，就像做这针线活，你想要这针穿过鞋
底，你要永远准备好一个顶针，并且一针一
线、紧紧凑凑地把这活做完，哪个地方你偷懒
少做了一针，那个地方就会早早地开线穿帮，
这双鞋也就穿不成了。”听完这番话，我感慨
万千，是啊，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之旅中，谁
都要时刻心里揣着勇气和毅力的这枚顶针，
你前行的脚步才会如母亲手中的钢针穿越艰
难与困苦，去完成一个个梦想。

在这近20年的日子里，家里的日子越过
越好，母亲也一直疾病缠身，我再也没有看到
她做针线活的情景，但我没有想到，当年那枚
极其粗糙的顶针她老人家一直珍藏着。我想，
也许是她老人家在闲暇之日，时常把它拿起
来看一看、摸一摸，回味这一路走来的风雨岁
月，几多回味、几多感叹哪。

如今，这枚顶针我已带回省城的家里，还
用心地在古玩市场上淘到一个十分精制考究
的红木盒子，把它放在里面，它的质地也许仅
是一块生铁而已，但我想起当年在田野里劳
作的母亲把它时常戴在手指上时的情景，我
觉得这一枚顶针比黄金指环纯正，比钻石宝
戒高贵，它就是母亲，这个乡村女人一生的
情操。

端午索儿

穿过古城的街巷，一阵阵浓郁的沙枣花
香味扑鼻而来，顺着一阵阵吆喝声望去，只见
街边站着一排排身边立着挂满五颜六色香包
架子的乡村女子，她们洋溢着喜悦之色的脸
庞上似乎写着一行字，端午节到了。

我的故乡在远离这座城市的乡下，那是
湟水河南岸的一个偏远而幽静的村子。孩提
时代，那一幕幕记忆清新、铭刻心底的端午节
故事，使我此生难以忘怀。

每至端午时节，故乡的村庄柳丝垂荫、枣
花飘香、麦节抽穗、布谷啼鸣，一幅世外桃源
的乡村画卷便展现在我的眼前。孩子们攀柳
摘枝插在庄廊墙厚重的木门两旁，就连房檐
上伸出的椽木上也插满了翠绿翠绿的柳枝。
母亲们忙里忙外，准备着凉粉、凉面、菜包子
等各种食物，男人们则邀亲唤友，把浓厚的乡
村趣事泡在醇香的雄黄酒里。但令我至今最
难忘的是母亲给我们系香包、拴索儿的事。

从我记事起，每年端午节，母亲都要给我
精心缝制各种各样的香包，系在洗的干干净
净的粗布衣襟前。她还从走乡串户的货郎手
中买来彩色丝线，在她壮实的双腿上搓呀搓，
把那些个彩线拧成一股，拴在我的手腕和脚
腕处，这个乡俗叫拴索儿。后来，有了妹妹、又
有了弟弟，每年端午节，我们胸前都挂着香
包，围坐在母亲身边，看那一根根丝线转眼间
在她用力的搓动中变幻成一条条索儿，拴在
我们兄妹三人的身上。每至此时，母亲一边拴
一边念叨：索儿上了身，一辈子不忘根；索儿
上了身，出门留下心；索儿上了身，晚夕不担
惊；索儿上了身，永远是娘的人……这首朴质
而韵味悠长的童谣伴着我们一天天长大，离
开母亲的怀抱，离开温暖的故乡，去追逐人生
的梦想。

当我娶妻生子，成为人父时，每年端午
节，母亲不再给我手腕上拴索儿了，按她的意
思说，就是我们在城里工作，索儿拴在手腕
上，怪晃眼的，单位上的人看不惯。但她依然
把索儿拴在我的脚腕上，她还告诉我，像我们
这种常年奔波在外的人，只要有妈妈拴的索
儿在身上，不管走了多远的地方，也能找到回
家的路，索儿、索儿就是妈妈把儿子锁在心里
头了。从我记事时，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无论
我在哪里，都记得在端午节时回家，端坐在母
亲眼前，看她一年年地剪断上年拴的索儿线，
再把新的索儿给我拴上，看她一年年地满头
青丝变成白发。

那年春天，母亲突发恶疾，永远地离开了
我们，看着她直挺的腰身在我的怀中如柔软
的婴孩，看着她那双曾经给我力量与勇气的
双眼如一盏风中的灯盏悄然熄灭，我们兄妹
泪如雨注。办完母亲的丧事后不几天时间，端
午节又到了，我们兄妹相聚在故乡的庄廊院
里面面相视，看着孩子系着不再是奶奶亲手
缝制的香包在院子里戏闹，一股悲情从心头
袭来。后来，我提议我们还是和往年一样，买
来丝线，自己学着母亲的样子做成索儿，自己
系在脚腕上，当我把做好的索儿拴在脚腕上
时，又禁不住想起为我拴了四十几年索儿的
母亲，那个慈祥善良的乡下女人。

又一个端午节到了，又到了拴索儿的时
候，远在故乡，深埋在黄土地下面的母亲啊，
你可曾知道，就是那一根根细细的索儿紧紧
地把我们母子拴在了一起。哪怕我走到天涯，
也永远走不出您的心间，哪怕我走到海角，也
永远能找到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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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成

蓝玉簪龙胆，一看那名字，就有三分诗情，三分
画意，还有三分浪漫，不由得让人心旌摇曳、浮想
联翩，想那踩着金莲碎步，弱柳扶腰，乌黑的头发，
挽了个公主髻，髻上簪着一支蓝色玉簪，上面垂着
流苏，说话莺歌燕舞，眉眼顾盼流转的一朵朵女子
来。让人无端地从内心滋生出一丝细碎的怜爱和眷
恋。

世间有一种缘分妙不可言，一见倾心，再见倾
情，三见便至死不渝，我对蓝玉簪龙胆亦是如此，一
见倾心，从此念念不忘。在深秋的草原，邂逅了这样
一种美丽，惊艳了时光、绚烂了岁月、潋滟了情怀。
开在岁月深处的蓝玉簪龙胆，抑或忧伤，抑或浪漫。
清冷、高雅、孤傲，如同散落在草原上的蓝宝石，又
如冰封千年的蓝色妖姬，兀自绽放，安然娉婷，于静
寂无声处，装帧着草原深秋的素淡风情。

祁连，造物主特别眷爱这块土地，赋予它神奇、
富饶、美丽；群山逶迤、草木丰盈、土地肥沃，风景旖
旎，这里生长着藏青龙胆、蓝点龙 胆、七叶龙胆、华
丽龙胆、蓝玉簪龙胆等十几种龙胆，单从名字，你就
可以想象到龙胆花的千姿百态和妖娆妩媚。被称为
中国高山三大名花之一的龙胆花不仅花姿多姿多
彩，它的颜色也各具特色，花开时节，盛开的龙胆花
呈现出红、白、黄、紫等各种颜色，而最是那一抹蓝

色，犹如散落在寂静高原的精灵，刹那间惊艳世界，
看一眼就能让人深深地铭记在心。浅蓝色素净含
韵、深蓝色幽远深邃、紫蓝色神秘诡滴、青蓝色冷艳
孤傲，当你行走在广袤的草原上，置身于那一片片
一簇簇紫蓝色的蓝玉簪龙胆花花海的时候，你浮躁
的心会刹那间归于平静和安宁。

一花一世界，一景一天堂！草木萧瑟，百花凋
零的季节，蓝玉簪龙胆傲然绽放，遗世独立，妩媚而
不妖娆，清秋风起，蓝玉簪龙胆花儿随风摇曳，潋滟
生姿，又如妩媚娉婷翩翩起舞的女子，使草原的秋
季充满浪漫缱绻情怀！

蓝玉簪龙胆，遗世独立是你，光芒万丈也是你。
生长在高山，怒放在原野，在冰封的世界里傲然挺
立，安静而充满力量，不争不抢，固守着高原的一方
圣地，给人于无尽的禅悟。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
净，我不是一位禅者，但在纤尘不染的玉簪龙胆花
里，我看到了一朵朵澄澈的微笑，看到了一瓣瓣干
净的灵魂。

九月，我避开尘世的喧嚣，行走在田野阡陌，只
为目睹蓝玉簪龙胆花绝世的容颜，一次、两次、三
次；在这个多情浪漫的季节，每一次的遇见，都会掀
起我潋滟的心思，我在一缕浓浓的眷恋里挥毫相遇
的缱绻，泼墨岁月的荣枯。

草
原
上
的
蓝
色
妖
姬

一
叶
禅

喇仓喇仓以前叫喇仓
喇仓今后还会叫喇仓
喇仓是我的家乡，
我没有在那里出生
但并不影响它是我的家乡

喇仓的父老乡亲信奉喇阿克仓
喇仓的大多数人都说不上
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
喇仓从古到今没有出过什么名
人
也没有什么名胜古迹

喇仓这“喇”字
让我时常想起“牛角，羊角，藏
羚羊角”
与老乡喝酒的时候
我听说我的家乡的这个名字，

是富有一定含金量的名字，
因而有时侯我感到一种归宿
感，
抽空看看这不错的地方，
听听我那秃头叔叔的几句唠叨

喇 仓
才让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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